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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颎 （1920－1966） ，张东荪三子， 1940年毕业于昆明清华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 社会学系，1947年于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硕士毕业。
燕京大学对燕郊的调研从20年代便开始了。前期的调研偏于统计表格的调查，从30年代起开始有更多丰富的实证调研，例如农民的社会生活和风俗等的调研等。1941年，张宗颎进入燕京大学学习，并如他所提及的那样第一次前往平西村。有关这次调研的段落饱含着他的美好的回忆和他对抗战前生活的怀念。1942年，燕京大学南迁离开北京，直到1946年底才迁回。1947年，张宗颎以《平西村农事劳动研究》为题提交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研究院的硕士论文。
《平西村农事劳动研究》的序言中提到：“我们要从生产的分工与所得的分配中看平西村的农事劳动制度的运用、演变以及其与外围社区的关联，这一目的的性质是叙述性的，也是分析性的。”但这一论文的重点不在于经济学的调查，而恰恰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经济学中“理性人”进行补充和批评：“基于这些叙述与分析，我们更希望从中能发现一两点认识，而可以贡献给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他在序言中明确提出文化对于经济的重要规定：“我们可以说这是两种不同意味上来看经济的处置活动。因为在前者是文化规范—经济处置活动，而后者则是人们按照社会习俗企划之获得资源。不过这二者合起来只表示一个共同的处理资源的社会事业。任何经济的企划与经营必须顾到整个社区里共同承认的价值观。这些价值乃都是文化的产物。而几乎经人们一落生的时候，便深植在每个人心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努力，讨论了文化与经济的密切关系。
由于文章较长，此处节选三章以飨读者。所选的第一章《平西村生活一瞥》生动地叙述了作者进入平西村的切身感受，以及平西村的自然、地理以及日常生活。第五章《平西村农事劳动制度的结构》看似是极为经济学的问题，但作者在其中最精彩的描述乃是生产与分配的生动过程，切实地展现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九章《两个经济圈》则对村经济圈和市镇经济圈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加以阐述，并探讨了新的演化对于农村社会生活的具体影响。
平西村农事劳动研究
张宗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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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西村農事勞動研究》封面。图源北京大学图书馆老燕大论文库。
第一章 平西村生活一瞥
我第一次去平西村是在一九四一年初夏天气的一个早晨。北平的人们这时候照例倾听着高枝上雏蝉的新唱，花时是早过了，煦风里播漾的只是狗尾巴草的青香。
隔夜有一阵雾濛濛的小雨。因此这天的早晨天气固是清新了，便草香也浓郁了几分。伏在自行车背上旁瞩远眺一下——马路上两旁的细草为一片翠锦，青紫的西山浴在晨曦里凝为几峰淡烟。
我们同去的共是两人。我的朋友王君在前面领路，我在后面紧跟。在海淀镇西上坡的地方，我们转进了一条土路。先后经过鸭子房、双桥、老爷庙，最后当我们再爬上一顶石桥时，我们便依稀在树隙里望见一排一排的村舍了。
这第一次进村，我只是由王君的介绍认识了一位世居本村的董老爷子。由他的领导匆匆的在村内绕了一匝，便自告别回来。归途上我看着一路蔓长的野草在车轮上爬滚过去；草叶上的晨露——也许是沾的隔夜的雨珠——沾了我一裤。路的两旁尽是水田：稻穗和荸荠秧长的是青葱嫩绿，荷叶心里托承的水珠在微风前摇曳欲堕。间而也有一两度地方在柳阴覆盖下静立着三五间小平房：这是工人们的住所——“过伙”。
当老爷庙的一抹红墙在绿树荫里始而现终而被我们撇在背后的时候，我们的车骑又来到双桥旁了。从此面到马路上，我们都感觉到“恬静”是被我们遗弃在平西村了。
第一节 村的位置与形势
平西村在北平市西郊区辖境内中央正西偏北。它的位置介于海淀镇与颐和园之间。海淀镇在它正东三里，颐和园在它的西北方。站在西上坡的地方西望，眼底一大簇树林所在，便正是我所调查的平西村。这村子是以这簇树林为中心，四周围全是农地。耕地中大部都是水田。旱地的农作物为玉蜀黍高粱几种只是种在土阜矮丘等地方，为玉泉水和深井水所灌溉不到的。
平西村在东面和海淀镇界接壤。它们的分界线是用距离西上坡半里许的老爷庙作为界标。庙以东为海淀镇界，以西为平西村界。从老爷庙到村中心还有二里多地的距离。在这一段上除了那条进村的土路和散处田里的“过伙”、一些旱地外，其余便全是水田了。
土路从东向西展延，一直穿村心而过。过村心更向西一里许便碰了颐和园的壁。这里颐和园的围墙已经到了它的东南端。土路从此折而向南；爬上了一条旧式三和土的大路，可以一直通到北平的阜成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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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西村位置地形及耕地分配图。图源论文原文。
平西村的界一半用颐和园的东墙，一半用这条旧式的三和土路。与这路紧挨平行的有一条从颐和园昆明湖中洩出的御河。在普通村人说起村的西界时，往往也用这道御河来分。这两种分法虽然影响山村面积的大小，但是因为这条大路乃是一条官道，路基很高，周围不能耕种水地农作物的缘故，这不同的分界法并不影响全村的实际耕地面积。
平西村南北两面的界限并没有东西两面的清楚。这不是说南北两面没有官定的界限。主要的我是在指明这两面的政治分界与经济的区划合不上辙。拿东面的情形来说，海淀镇与平西村之间便有一个很自然的分界：从老爷庙往东，由于灌溉田的蓄水业已汇聚在双桥河下，地平面高于河身，无法耕种各种水地庄稼的原故，耕地乃逐渐减少；同时更因为临近商业区，各色的堆房货栈甚至于住宅已取而化其原有的耕地了。
至于两面的界限，则耕耘范围很难突出御河的天然地理限制，因此经济的区划与政治的界限不发生太大的出入。说到北面的界限则照政治的划分，一直是用一道矮岗作为平西村与西苑辖境的分界岭。但是拿耕种的情形来说，由于西苑辖境内大批耕地无人耕耘的缘故，平西村人的耕种范围便越过矮岗浸进到西苑的内部。在这时候从政治或从经济方面来决定农村社区的范围，其结果便迥乎不同。我们究竟应该从那一个方面来决定这共同生活的社区范围呢？这是应当以研究的题材的性质来决定的了。
南面的情形和北面的是同样的囫囵。照普通的说法，平西村与它的南邻八沟村的分界线是在一处“三棵柳”的地方。但是它实际上的耕种范围，却和北面的情形一样，绝不限于三棵柳的界标以北。在这一面平西村社区的经济界限便也不能和政治的区划吻合。
总括起来，平西村耕地的全部面积是大于其政治区划的。这里可惜我无从调查全部耕地面积的大小，因之在后文讨论劳力与面积的比例也不得不权依估计的方法。
第二节 一日生活
由于晚上我的应酬特别忙的缘故，平常日子我总要等早晨卖香油的梆子响过才起身。这时候我的房东董老爷子早已洗漱过，扫完院子，正打算要上街了。董老太太这时普通正拢火，看她的儿子来回的上大门外井台上挑水。我在平西村住着的时候只有两次赶上和他们同时起身；其中一次是因为我要去看一清早的踩藕工作。
太阳还没有爬上东北土坡上的“窑铺”，我已经站在王家的藕地旁上等着一位姓田的踩藕工人。住在“窑铺”里的“看青的”这时候有的已经卷起铺盖踅回家去；有的却还躺在凉席上高卧未起。街上更是冷清，很少见行人往来。这已经是他们起身的时候，但还不到普通开街门的时候。
渐渐地才看着一家家的板门开了：有“看青的”懒步推门进去，也有妇人家抱了孩子走出来俯就在小水沟上趴在地下掬水洗脸。待看得生人，就蓦地躲进家去。再出来时候妇人家提着水桶上井台舀水，男人带着小包裹，有的挑担子，有的背筐子，陆续都走上大路，顺路上海淀街。有的上街为办些杂货到村里贩去；有的只是去购买一些日用品和菜蔬。做工的人这时候也全都下了地，或是自动的割上草。至迟像田□这样人在小铺里再多喝上两盅白干便也就出现在田地里了。
大路上这时候来回都有人。办货的是上街；进村来的是贩卖集货的零售小商人。卖香油的推着自行车挨家做生意；卖羊肉的手托着荷叶色各处兜揽；买芝麻酱的推着独轮小车踽踽地走。再晚一点——七点钟前后吧，卖白薯和卖几种蔬菜的挨个也都进了村。卖日用洋货的最后出现；他手摇着拨浪鼓，把挑子放在柳树荫下不慌不忙的和熟识的村人讲他来街上的故事。
这光景大概是一天中的一个热闹时候。小孩子们在街头上簇拥着卖酸枣的或卖□沙梨的担子，存心想饶上几个解馋；妇人们一边理着发髻一边靠在街门口招呼那敲梆子的卖油贩。等炊烟从屋脊烟囱里一缕缕斜袅出来，朝阳也从树隙中伸出头来，村子里的人声才又静了。主妇们——像董老太太——蹲在柴灶前把一捆捆的玉米□子塞在柴火中去，准备做“贴饼子”。男人们这时候也已经在地里开始他一天的工作。除了长工外（他们吃东家的伙食），做工的人要等家里饭熟了，听孩子们在田陌上一路的喊嚷，才走回家去。对做工的人说，这是他们一天工作的第一度休息。
平西村的饭食普通都用一天两餐制。除了在做工的日子需要在中午添一小顿外，普通早饭总在上午九点以后十点以前；晚饭在下午五点半前后。这两顿饭的距离很久，我常时感到适应的困难。记得我第一天在董家住，他们招待我的早饭是纯韭菜馅的饺子。这大概比他家普通的早饭好的多；因为据我所知，仅就饺子中所用的香油一项而论，已超出他们每天泡咸菜用的香油四五倍之多。
以后我住得久了，看到他们的日常的饭食，最普通的是玉米面做的贴饼子，疙瘩汤以及大米和小米相掺和的二米饭。菜蔬吃的是当时市价中最贱的一两种，如茄子毛豆冬瓜黄瓜等。肉食是很少吃的，因此卖羊肉的买卖总不如卖香油的好。他们有代替肉食的一种食物——炸蚂蚱，这是俯拾皆是，无需买的。光棍的汉子一天喂肚子的费用，即使连两毛钱的酒也算在内，每天也不过一元的光景。
早饭用过后，这村里更安静了。做小买卖的陆续回去了；田里是东一簇西一簇的做工的人，不说活尽太阳晒那赤裸的背，腰间挂的铜烟袋嘴迎着光□闪。打破这沉寂的是河鸭凫水声，小孩子赶猪赶牲口的吆喝声，以及靠河堤妇人的捣衣声。
当太阳挂在万寿山的金顶上时，这村子里人声才又二度喧腾起来。做工的先从四野里聚拢到村心。手提着旱烟袋有的迈进小铺去买醉，有的却径直走回家去。路上遇见熟人总短不了闲谈上几句。看炊烟起，夕阳一抹斜挂在西山边，这正是晚饭前的光景。
晚饭一过，男女全都出来找“得风”的地方纳凉聊天。静安院门外的大石凳，小酒铺的门口，都是最容易聚拢人的地方。其次在桥堍和大树荫底下也不时有人凑在一起。董老爷子的家门口，因为守着河沿，乘凉的人也不在少。大家都掇一张小矮凳出来，找地方坐下讲话。在这时候我除了带上一包纸烟外，还总忘不了拿着一把大蒲扇，为的是哄那煞风景的蚊子。
要等到夜幕张下来的时候，这一处聊天的人群才逐渐散去。这大概是在晚九点以前。董老爷子家点油灯的工夫，在我看来，这一阵子也不过每天半点钟罢了；除非天特别的闷热，十点钟以前他们都睡了。
平西村的夜是静恬的：人声静寂之后，夜间这村里能听到的，除了一两处犬吠声之外，就是北邻西苑营房传出的日本军号声。不管是什么响动，住在窑上的看青的照规矩应当抬眼望一望田野里的禾苗。
第三节 农田与农场
说平西村的中心部分是村人簇居，而四周围全是耕地这句话，其实需要几分修正。站在村里高处地方望，随便在那一片耕地中都穿插有几处房子。从这些房子周围的绿树所占的面积看起来，普通的光景也有两三亩大小。这些房子，我说过是给长工们住的“过伙”，附带着也为以堆存农具。“过伙”不需要盖得十分整齐，朝向也没有太大关系。要紧的是它面前那一片空场，平西村人名之为“场院”。围绕着这些场院的耕地是农田。农田是农作物生长的所在；场院则是农作为成熟后加以制造的地方。在平西村现行的农业技术系统中，这两种场合因为农事进行所必备。
由于农场院的使用性质与农田不同，所以全部的场院在秋收之前照理论是都可以闲着的。有少数人家也偶而利用这片地方种菜蔬叶子烟和老玉米。这些农作物的收获普遍都在稻成熟之前，所以不妨害场院的使用。一到割稻的工作开始，场院便都要收拾出来。先把草根碎叶之类的东西除净，然后用石碾子来压平。以后扫稻做米便都在这处地方。场院既在农田中，离田近，挑稻子省事，做一切农事都显得方便。
平西村里平整的旱地很少，因此对现有的场院很难有所增盖。新场院开阔不易，旧场院因之也轻易不肯放手。场院的重要性是不亚于农田的；所以当我问阎掌柜何以肯以一石米的租金去租董家的场院时，他说：“要没有做活的场院，天好的收成也做不成米卖不了钱！”
第四节 平西村人口统计
有一些做社区研究的人常常相信可以单凭几个统计数字便足以指陈全部社区生活的内蕴。这一种看法普遍都称之为数量派的看法。对于这个看法，我们觉得有补充与修正的必要。其理由约有两点可说：第一点，我觉得有许多社会关系乃非数字所能描写与形容者。举极显明的例子，如家庭份子间相互对待的态度问题、农人的操作勤惰程度等都是。这一类的问题虽说也可以勉强定下一种标准以利计量，但是恐怕终究因标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不够，在现阶段的社会科学发展的情形下，尚难取得普遍或有效的同意。
第二点我觉得尤其重要，那就是我们应知道统计数字本身乃是帮助研究者来解释现象，而不就等于解释。换言之，一个统计数字并不能必然地使我们得到一个共同解释；它只是供给那熟悉实地情形的研究者在解释时的一种方便，一种范围或一种澄见而已。原来我们相信社区生活应看作为一个多部分息息相关的有机整体。其中每一部分都应放在整个社区的文化布景上来看始能得一清晰之了解。因此统计数字只是帮助研究者来了解当地社区的文化的一种有力工具，而却非实际社区生活的代表或□□。
从我们的立场看，一个通盘的对于社区文化的认识恐怕比统计数字本身更为重要，虽然我们也不应忽略了数字统计往往能修正我们的认识，而同时在可能范围内用数字来描写更能使人相信你的观察和结论。我们的主张简单说来，就是承认统计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就是在一个通盘的认识下，它辅助并匡正研究到更精密准确的地步。
我们对统计的看法既为此，在这次研究中我便想尽可能的取得统计的数字。但是可遗憾的是由于调查时期正在日军占领下，做调查工作往往啟日方之疑，所以有许多可调查的资料都遗漏。这里所列的只都是靠官方材料而制成的。这些统计的可靠性自然不如亲自调查来得高；同时官方统计的分类法也不尽如理想。限于当时的情势，我只得从私人方面零星的取得印证，以补此欠缺。
下面所列两表乃是平西村人口按性别年龄和职业分类的统计。后一表的制成还较前表为困难，其主要之原因乃在官方与我们对“职业”一名词的了解不同。我在当时遭遇的困难约有下列四端：（一）妇女之职业官方统称为家庭服务；（二）小孩之职业亦非“学”即“家庭服务”；（三）老人纵无职业或劳动，但官方概以其儿子之职业为其职业；（四）官方统计对于农人之分类为劳工，佃户与地主三项，此与我们所企求按劳营关系分类不恰适。就中前三项所给予我们的困难是使我们无从获知实际平西村的全部职业人口；而末一项则不能使我们知道劳工与经营者的人口比例。为了末一项所包含的意义于我们后文的讨论有极密切的关系，我特地邀商于平西村自治团书记董先生，户籍警赵头，和自治团书记刘三爷等人。承他们协助，我们首先把全村务农的人数中找出纯粹的农工来。其次再把佃户与地主合并，凡耕种自产的地主或财政局官产的佃户俱列为“自营”类；凡租种他产超过其自产者列为“营他”类。这种分法理论上仍是不算彻底，因为自营而兼营他产的亦须独成一格。但这一点在当时竟是不可能做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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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资料系采自民国三十年夏警局户籍调查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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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系根据同年警局户籍调查并参酌个人估计而制成者；表内所列数字通等于该村男性50岁以上及49至20岁间两部分及二名19岁以下人数之总和。本村女性之职业，官方概称为“家庭服务”，故无法分类；但自实地中观察，女性均参与一切生产之活动，惟其参加之部分大多即为其丈夫或父亲或公婆所从事之部分。
从第二表中此刻可以注意到一点启示，即劳工与经营者的比例乃是三与一之比。这一点在后文讨论劳力供给时是一个帮助。
第五章 平西村农事劳动制度的结构
农作是一种需要分工的生产活动。分工可以依其各别对生产因素的贡献而加以类别。抽象的说，农业生产中可以有投资的人，经营企划的人，供给劳力的人和供应土地的人。在实地的社区里，这四种人并不必然的屹然分立，而往往互相黏合。譬如投资与供应土地可能为一人，经营与投资可能为一人，而经营与劳力亦可能为一人。这种个别的黏合因社区而不同，从而便造成农业劳动制度中不同的结构。由于结构不同，各社区的劳动制度便各具不同的特征与不同的问题。
另外有一点也值得予以注意的便是以上我们可采用的分类法的根据。由于我们的研究在了解平西村农作生产活动所引起的社会学问题，我们在方法上自应采取依生产活动中个别的贡献为分类的标准。我们认为这样做法才能禆助我们对于平西村农业劳动制度的认识。依生产活动的部门而分类与依土地分配而分类是截然不同的：其抉择取决于所研究的对象为生产活动抑分配活动。在生产中，如我们现在所注意者然，中心系于劳力，企营与资本间之关系；在分配中，则应以土地租佃关系为中心对象。在农村社区里，二者的关联虽然往往密切，但二者含义上的区别却不容忽视。这是研究上的一个前提认识。
第一节 农事生产中的五类人物
平西村的农事生产中有五类人物分别的向生产作贡献。
（一）是住在东北平城里的地主，只是租地收粮，不问其他。他们的贡献是供给土地。
（二）是一部分农家只是出资，不问经营与耕作。
（三）是一部分工人既出卖劳力亦代管经营。
（四）是既投资更自己企划经营的“掌柜”们。
（五）是只卖劳力挣工资的劳工。
第一种人，据我所知不出十名。他们与生产不发生直接的关系，与劳动力的安排也无干联。他们只是与租佃人保持接触。第二种人都是患家无壮男，只剩妇孺老幼，所以只能出资，却无从经营。第三种人是村中公认经验宏富人品诚实的工人，在平常人家做工头，在第二种人家便替他们经营耕作。这种方法当地名为“包工”。这三种人在村内都只占少数；最普通的是（四）（五）两种人：投资兼经营的“掌柜”与出卖劳力的农工。我们的讨论中因此就最注意这两种人之间的对待关系。在这个对待关系发生转变的时候，我们再将其他因素的影响加入以助分析。
第二节 “掌柜的”与掌柜的家
凡投资农作生产而又自己经营这种生产的人，平西村人通称为“掌柜的”。只投资而不经营的人谓之“东家”。平西村的“东家”少，“掌柜的”多。“掌柜的”通常又只指经营农家的家主，他的儿子称作“少掌柜”，他的妻子称为“内掌柜”，如果以既投资又经营生产作为“掌柜”一词的定义，则必须以“掌柜的”一家，至少包括他的妻子和成年儿子，才能称为全部的“掌柜”人。
南楼的王大爷一家可以做很好的例证看。王大爷自己作掌柜，他提着旱烟袋不时的在场院与住家中出入。他注意工人们使用将稻机的情形，时常从中指点。他的儿子王明也一面做点工，一面督促其他工人。当一个名叫小三的工人躲到树荫下，假装抽稻草的时候，他和他父亲不约而同的喊了出来：“小三，别画着装洋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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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稻田旁忙碌的农工。图片来源：布里斯托大学中国老照片项目。
王大奶奶倒是从来不到场院上来，据说是为了身体不好的缘故。她整日在家做做针黹、烧饭。不过有一天早晨我去拜访王大爷的时候，却也听她埋怨王大爷不该借给一个叫秃子的工人那许多钱，因为这个工人时常告假，应得的工资竟将不敷其借款的数目。王大爷自然有一番辩謢，但终究在一番乾呛声中承诺下次不再如此信任别人，而必须多用一些思虑。这位王大奶奶又何当不是经营的能手呢？所以小三曾跟我扮个鬼脸说“别瞧她不迈家门外，心里可是有数！”
董老爷子一家也是对于经营同负责任的。董老太太总是提醒他该当忙着找工人了，她把计算中的收入也早都列出如何处置的办法来。董老爷子想送我一点红王子的稻米，老太太的意思却是留给他们的大姑奶奶聘外孙媳妇时用。这是我睡下后听来隔室他们俩的谈话。最后事实的表现是董老爷子敬了我十几个干玉米。
孟掌柜和他的弟弟还没有柝居。一九四一年秋间我在他们做工的场院上曾见到他们两位很长的一段辩论。孟掌柜认为如果有城里人下乡买米，为图省事也不妨就卖一部分；他兄弟力加反对，认为“钱准变得越来越毛，能不卖米就不卖。”最后他们都来问我，我倒不便置可否了。后来从张四处听来，大概还是依了兄弟的主意。
概括的说来，平西村的“掌柜的”在全部掌柜人中间只不过代表一种意见而已。整个的筹划经营与决策系于他的一家。“掌柜的”之有别于其他家雇中份子是因为他是执行决策的人物。因之也是在经营场合中出头露面的份子。
第三节 伙计与头儿的雇用
伙计是做工的人。头儿是这群做工的人的领袖。在领袖之外尚有副领袖，名叫“贴板”。他们都是掌柜的所雇用的。掌柜的雇用他们的时候有三种方式：一是掌柜的自己将头儿贴板伙计都找齐。二是掌柜的或掌柜的家属自兼了头儿与贴板，只找伙计。三是掌柜的只找头儿，由头儿去纠集伙计。前节中所说的王家和孟家都用的是第二种办法，因为王明以少掌柜自兼头儿，孟氏兄弟则自己分任了头儿和贴板。
由掌柜的自己寻觅伙计，自然比较只找一位头儿来得麻烦些。但是只要事先有安排，临时也很从容。村里面多熟识的人，再加上街坊邻居和亲戚，便不愁工人太不够。做掌柜的看到秋季地里工作即将开始或者需要添工加忙时候，在纳凉闲谈的人群中只消说一声：“明儿跟我那儿帮个忙啊？”便自然会有反应出来。至于春季工作一开始时需用的工人，则在秋季算账时可以预先订妥。即或再有不够，一冬闲的期间也尽可慢慢安排。
掌柜的如果把找工人的事情交托给头儿，自然更是简便。在一周柳树中的场院中我遇见了杨老台的范头儿。从和范头儿的谈话中我得知杨老台一共雇用了十四个伙计。其中包括他自己和另一位贴板。范头儿和杨老台是熟识。杨老台请他来帮忙，更请他代雇伙计。范头儿果然就邀集了这许多人；一起作，一起憩，这一秋天的“活碴儿”倒也很应付下去了。
杨老台这种雇用工人的办法在平西村人认为是与王大爷的作风不同。用铁梁的话来说，“尽算计着省钱，可就省不了心；为图省心，可就保不齐多少伤点利。”在王大爷和孟掌柜是看重利的；而杨老台身为副保长，地方上的事务使得他愿意省心省一些心。
第四节 所得的分配
平西村农作生产的可得全部分归给三种人：地主，掌柜的和工人。地主拿的是地租，掌柜的拿利息与利润，（有些营自产的掌柜的更亦拿地租），工人们拿工资。
分配这全部可得的人也是掌柜的。因为地主是离地他营的地主，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并未直接的参加；而工资是由投资的掌柜的在所得未曾得回时即部分的支付。所以掌柜的在分配所得这一幕中是掌握了它的神经中枢。这里试再细一些的说明。
先从地租说起。地主们在平西村的所得分配中并不扮演重要的角色。第一是因为大多数的掌柜的是经营自产的，或经营官产的。第一章末所列的表中营自产者为一一二家而营他产者则不过四十三家。这是很好的证明。第二是因为少数大地主却又都是离地他营，他们的固定所得只不过减少营他产的掌柜们的一部分收入。营他产的掌柜们仍可得到利息与利润的双重分配。
据我所知，平西村的最高地租是一亩八斗串过糙皮的米，但普通每亩稻地的产量则是二石一斗的串过糙皮的米。地租约占百分之三十八。所余的百分之六十二归为利息利润与工资。在后面本章节末节所列的利润计算表中可以看得更清楚。这个比例的数字虽然占去百分比中三分之一以上，但是它的影响不会涉及工资的部分，而只是使营他产的掌柜们的收入较营自产者为小。因为如果地租的一部分取之于工资的额内，那营他产的掌柜们便不易雇到工人；至少雇用上没有营自产者来得方便。
地租之归于他营地主抑自营地主使营他产与营自产的掌柜的收入有消长；其关系只及于地主与经营投资者间，而无碍与工资。所以平西村人第一希望营自产，其次希望营官产，最后才是营他产。营他产的时候又尽量设法使地租所占的比例减低；孟掌柜交粮的稻米是不经过攘场的，晒得也不透。不攘场即等于掺灰土和杂草；不晒透可以“压分量”。董二爷说：“就因为地主不在这儿，由掌柜的捣了鬼。”每八斗據洗米不过占七斗。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来即以营他产的掌柜们而论，他们也掌握整个生产品分配的重心。
其次说到工资。平西村的工资意义应不仅限于金钱一种，虽然它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伙计们每一季农作中必然要享到两次招待宴，由掌柜的请吃“煮饽饽”“炸酱面”或是“炖肉”。掌柜的请工人吃饭，在每季农作开始时是为了联络感情，希望大家多肯出力；在季终时是为了酬谢大家这一季来的努力。掌柜们这一番破费自然远较经常支付的工资小得多；据我的估计，吃一餐煮饽饽每人应摊一元左右，等于一工半天的工资。一年酬宴四餐，等于每个工人外得两天的工资。
这种酬宴的意义在工人们看来，不在乎是因为它等于两天的工资数目，而是代表掌柜的“一份意思”。这是掌柜的诚恳要求工人们协助的表示。所以当菱塘旁住家的陈大爷宣布请伙计们吃炸酱面之后，陈大奶奶晚时换为芝麻酱拌面便招惹工人们背后的不满。饭后散出来的时候，三三两两的说，“要当掌柜的，就别那么寒蠢！”刘长和预计陈大爷秋季找不得合适的工人，除非他改变作风。
酬宴在掌柜们是一笔花费，但工人们却也得不到收入。工人们的收入主要是工资。工资是以流通的货币来计算的。无论散工和包公，都是论日计值。在散工制下，掌柜的和头儿事前谈妥，用多少工人在多少天中将全季的工作做完。发工资时便根据谈好的条件来发。
工资是论日计的。因此春季稻作平均约为一零五天，秋季稻作约为六十天，统共可得一百六十五天的工资。一九四一年的工资平均约为每日每工二元一角，可购稻米四斤或玉米面七斤。工作日的饭食并不由掌柜负担，由工人自备。只有雇用长工的人家应得为长工备饭，但长工的工资则仅一元或八角。平西村人估计每工人每餐需食玉米面一斤。做工日每日三餐，共需三斤。所以如每日收入为二元一角，全部折合为玉米面，可供工人本人及其妻子与一小孩一日之食粮。“光棍”的工人因此每日除去食粮消耗外，尚可余下四斤玉米面或一元二角为其他用途。这所余的数目与长工的工资相差不过二角至四角；
长工的工资较少是因为长工们的技术稍差的缘故。另外一个原因是长工们全年无论闲忙季，都支领饭食，而在忙季更有工资。所以长工们得饭食于闲期，便不能得一般高的工资于忙季了。
全村使用的长工总数，这里可惜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是据王大爷说，在一九三七年冬季这些山东客仍旧按老例返乡度岁。一九三八年春回村来的便不过四五十人。以后交通始终未曾畅通，增益的人为数就很少了。依理推测，平西村今日存留的长工恐怕便不过此四五十名，占全村职业农工的十分之一。
散工们在春秋两季稻作一百六十五天的期间中共可得工资三百四十六元五角。平均一年中每天可得九角或三斤玉米面。这个树木恰可维持一个人一年的食粮；至于有妻小的工人则所不足将依家庭人口的多寡而比例的增加。在全村四七一农工中，除去四五十名长工和五十余名光棍散工外，余下的工人都因有家庭的负担而感到不足。不足的程度一方面依家庭人口的多寡有别，另方面也视各家所出的劳工为一人二人或多人而定。
由于大多数工人都靠每日工资的收入以维持生活，所以发工资的办法是在劳作期中由掌柜的不断地“借付”，或说伙计们不断的“预支”。预支的数目每次三元五元十元不等；依工人的需要与两次支付间日期距离的久暂而定。但预支的总数绝不得超过其应得工资的总数；普通每个工人在季终算账时总尚有一些余数可拿。自然情形也有例外，像前面说过的王大爷所雇用的秃子一例便是。
平西村的工资虽是论日计算，但是各家掌柜所出的工资确数却不在雇工前谈妥。这笔账是放在掌柜心里的。要等到算账那一天才揭晓。这在散工与长工都是一体相同的。工资确数不事先谈妥的原因有二：一是掌柜的要在农忙期中分辨工人的勤惰与技巧的高低以定夺工资个别的增删。如果实现谈定，工人们若是怠工起来，掌柜便束手无策了。其二是工人们感觉物价的涨率无法预测，所以在事先也不愿意定妥以免日后吃亏。
在我入村的时候许多人在晚上纳凉时便推测工资在秋季应在一元五角左右，但等到秋季算账开始前夕，大家便一致认为应以二元为水平了。由于掌柜与伙计双方都感觉不把工资事先谈妥为有利，所以平西村掌柜发工资乃采用借付预支的办法，而以算账日为哑谜的揭晓期了。
除去这种论日计算的工资外，在算账时另外尚由掌柜的发给工人们一些“后找补”。后找补的意义很类似工作的奖金。它的多寡是不定的，而且工人们也不得争论。顶多是心里感激或不怿，影响下季续雇时多一层考虑。这笔钱的数目在工资每日两元一角的时候，做头儿的张四拿着五十五元；其他的伙计也各得三四十元不等。
这笔钱的多寡依照两种情形而决定：一是掌柜的改订工人的勤惰与工人的人事结合关系。有亲戚关系或是多年的搭档，自然要较高一些。第二是掌柜的估计本年收获的好坏与获利的多少。获利多与收成好，工人们也分得多一些。反之，分得便少。这一笔钱，以它与全部工资的比例来说，约为全部计日论值工资的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像张四所得的五十五元便可以维持他五十日的食粮而有余。这不算一笔小的数目。
除了长工们在冬季农闲期中的饭食外，其他工资方面，无论是论日计值的工钱、后找补、预付、算账时结清的余款，以至于酬宴的费用，一总都是在农产品易为货物前的支出，亦是所得尚未获得前的支付。因此在生产活动告终之后，除营他产的掌柜须将一部分所得给予地主以为地租外，其余所得全部均归于掌柜的。工资也是掌柜的一部分的投资，而且还是很主要的一部分。工资占全部成本的比例在本章末附列利润表中可以看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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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丰收后农闲时的妇人们。图片来源：老照片数字内容资料库。
工资之外，掌柜的投资包括肥料种子等项。从附列的表中可见肥料和种子所占的投资额为几何。肥料在平西村只是粪干一种，是向城里粪厕买来的。至于种子则即是稻谷，由掌柜的在收获中留出一部分来便成了。也有的情形是掌柜的打算翌年换籽种，“迸珠”改为“红王子”，或“紫晶谷”改为日本快稻，那便要和别家去交换或购买了。在日本人初行推销快稻的时候，据说在海从镇上设有供应站，可以赊贷稻种；但到了一九四一年已不见这种情形。想来是一种权宜的办法。
第五节 “算账”
平西村人所谓的“算账”是掌柜的与工人间算账，不包括营他产的掌柜的向地主缴租这一部分。缴地租是由掌柜的暗底下即将地租送去；与所谓“算账”是截然两事。
“算账”是一件大事：无论掌柜与工人，都作如是观。在这一天上将揭开每日工资多少的谜，将取得一笔后找补，亦将知道掌柜的是否愿意下季再续雇的问题。这些是工人们心里所惦记的事。在掌柜的方面，算账是一个门。特别是秋季算账；算过以后，掌柜的便不再有支出，静等收获品成交，取来所得了。但是为了应付算账，掌柜的事先必须预备一笔款子来偿付他所雇用的劳工；这却是一件难事。因此双方都很看重算账这个节目。
算账的镜头很动人。我曾去过陈家和董老爷子的堂侄处看见两家在算账。这位董掌柜邀集了全部工人在他家小院内的葡萄架下。他首先说了一番道劳的话，感谢大家的协助，使收成很不错。然后便宣布了他所决定的工资数目。这时候以前工人大都默不作声，但等工资宣布之后，工人们感觉满意便由一两位在人群中开口：“这没什么说的，都是老相好，往后还交呢。”也有微感不足的便这样说：“您就高高手吧，日子可越过越难咯。”掌柜的估计着他所宣布的数目大致还能取得同意后，便在又一番客气话中结束了这第一幕。
第二幕的开始是逐个工人发给工资与后找补。这时候掌柜的便走入室内，在竹帘中一个个的唱名。唱名的次序第一是头儿，其次是贴板，以后便无固定的次序。董陈两家都没有许我进室内去旁听他们之间的交代，但据陪我去的张四和董二爷说，室内的程序是：掌柜的先交给工人扣除其预支后的工资总数，然后还给他一笔钱，嘴里同时说着“找补一点，小意思。”预补下季续雇的工人，则向他微示意见，希望“往长里交”。工人们愿意的话，掌柜的便再接下去问是否要“使一点钱”。这“一点钱”便是定钱，是掌柜的得到下季劳力的保证，也是工人下季出卖劳力的契约。
平西村的雇工全凭信用，无须“立字为凭”。因为在这里个人的交往大部即限于村内，无论作掌柜或作工人，食言背信是会给自己添麻烦的。掌柜的觅工人易生困难，工人也不好找适当的主顾。
如果工人不愿意被掌柜的续雇，便可以用客气话来推辞。张四告诉我他常用的方法是：“某某家头年就肯我说过了；我可没法子，驳您一回面子。”掌柜的自然一说便明白了；也用一番客气话来结束这一段谈判。
至于掌柜的不愿续雇工人的时候，则在递过“后找补”后，不再提续雇的话。工人们明白这是不续雇的表示，也是道谢而退。
一般地说，算账的空气往往极和谐。争吵是少见的事。只有像陈大爷那样，一面请吃芝麻酱面，一面工资又只出到一元八角一天，才使得工人们埋怨不绝。我在村中还没有听说过第二起类似的情形。争吵不易发生即或发生也容易平息的原因，据我想，是因为发给工资时由掌柜的个别给予，有的喜，有的怨。怨的人经别的伙计调解也就横大不起来了。
第六节 各种农作的所得比较
平西村的各种农作中，以稻占成本最大，而获得的所得也最多。藕的成本次之，所得亦次之。荸荠的成本与所得又次之，菱为垫底。玉蜀黍与高粱是为了直接消费而生产的；它们的成本与所得在本节附表中未曾列入。
下面便是这一些农作物生产的成本与所得比较表。表中所列的数字俱经我向村中熟识人屡次询问得来，相信材料尚属可靠。至于所列的款额则是依一九四一年秋季当时的价格，为使其材料更能代表永久性，我乃将最后利润一项析为相当的稻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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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稻地每亩成本收入平衡表。图片来源：北大图书馆老燕大论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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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藕地每亩成本收入平衡表。图片来源：北大图书馆老燕大论文库
[image: IMG_266]
种植荸荠每亩成本收入平衡表。图片来源：北大图书馆老燕大论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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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菱角每亩成本毛利净利比较表。图片来源：北大图书馆老燕大论文库。
上面所列的表可以显示全部所得，但却不能严格的说明利息与利润的分野。而欲计算利息的多少则必须考虑时间的因素。从下成本起至取得所得时为止，这一段时间的久暂影响利率的大小。我们要严格精细的计算起来，更应从每一笔成本与所得的时间距离上算起。这样子我们便需要回溯到第二章所列摹的农作日历了。
从该日历上看，无疑的种稻的时间为最长。从清明起至霜降止。前后共计二百十天。根据前表的数字计算其利率为如下计：
　　秧种肥料：二百十六元——二百十天
　　春季工资：平均二百十元——平均一百三十五天
　　秋季工资：一百十八元——平均三十天
故净利一七八五元分归此三项投资中应为七二零，七零八与三五七元。似此秧种肥料之投资其利率为每月四厘七毫。其计算法为：210天（或7月）x（216 x X%）＝720，X%＝0.47。
按同法计算，春季工资之投资其利率为每月七厘五毫，秋季工资之投资利率为每月三分。三种利率之平均为七厘七毫。
按同法计算其他三种耕地中之投资利率，均较七厘七为高。平西村人之所以仍大量种稻乃因为可将产品屯留暂不变为货物。辅以其他较为早收的农产品的毛利一方面来支持成本的开支，一方面来维持生活。
这种囤积稻米暂不出售的办法不是普通农家所能办得到的事。因此我们可以从种稻资本的低利率与高利润中看出平西村农事经营的趋势也有利于土地的集中。
第九章 两个经济圈
在以上八章的讨论里，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种任务：即在分析平西村农事劳动的制度时，我们发现了一个维系这劳动制度的枢纽。这个枢纽即是劳营合作与劳资对垒中的平衡。
是我们终于来到这一枢纽，中间曾经过许多阶段。最先我们叙明了农田工作的技术与日程。在现行的技术下，我们接着又估计稻作中劳力的需要。实际的劳力供给与需要的比较构成又一个段落。在分析劳力使用的问题中，我们又发现供求数量的不平均可以靠劳力使用的制度来调整，于是我们乃进而检讨劳动力的社会转变。
经过这一度转变后，我们的重心乃放在分析这个制度的实际运用上。首先我们检讨这个制度的人员配属与结构；从这个结构中我们发现了经营与劳工方面的合作为从事农作生产的一种手段的需要。但是若从分配方面来看，资方对于利润及利息的重视，认为是在土地制度中上升的手段，却又与劳方的利益相冲突。更不幸的是平西村的经营者与投资者同为一人，而且发展到最后，更可能亦是土地的所有者。掌柜的便是这两种或三种身份集合后的总称。掌柜的在生产中要求劳方的合作，在所得分配中形成与劳方的对垒。合作与对垒同为应两种不同的手段需要而发生的关系；为调解二者间之矛盾，乃有平衡的产生。这个平衡即见诸于维持工作及维持费的办法中。这些办法既不损裂双方的合作阵线，又不十分影响资方的收入；所以乃能使平西村的农事经济活动震宇贯串调协的状态。
不过这个调协的状态在一九四一年发生动摇了。由于机器的输入、通货高度膨胀这两层因素，旧日的劳动制度必须改组或破裂。我们在前章结尾时已测断这个劳营合作的前途不容乐观。现在试再从一个大的社会布景里去探掘平西村劳动制度演变的前途。我们探取这一步骤是因为我们相信：当整个社会布景起了重大的变化，原来社区内的制度必将有所调整与适应。
第一节 村镇往来
在第一章中，我们即说过，平西村与海淀镇是贴邻。从平西村向东走，一经过老爷庙便入于海淀镇的界域。从平西村望过去，远远排列着的是一长列的灰黑瓦房和瓦檐所遮不住商号幌子与彩扎的广告牌楼。无线电放送出来嘈杂的声音与五光十色的广告宣传品点缀得这条街面非常热闹。这里有：洋货庄、杂货铺、油酒店、酱房、麻线店、棉花坊、铁铺、布庄、粮食店、饭馆子、自行车铺、酒缸、磁器铺、茶馆、中西药房、茶叶店、饽饽铺、香烛店、猪羊肉庄、鲜果庄、当铺、南纸店、图章刻字处、白面房、土膏店以及碾米房等。凡平西村人所日常需要的用品，这里都能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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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内城的街道和店铺。图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这些商店除了应楼门市之外，更为平西村及其邻近之村落住户购备方便起见，常常派下伙计去兜售。比如在第一章中我们提到每天早晚来村里两趟的敲梆子的卖油贩，他就是镇上油盐店的伙计。卖牛肉羊肉的小贩就是清真教肉铺的伙计；推着小车的洋货贩市洋货庄的伙计。其余如卖酱豆腐、卖蔬菜和卖烟果子的小贩也都是由镇上各铺子派下来的。所比较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前几种小贩来的勤，并不是风雨无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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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街道小商贩。图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商店集中在海淀镇上，而其范围又拓及四邻的事实便造成平西村内商业不发达的原因。在全村中仅余的七八家商店中，大都是一些杂货铺及酒缸。一切贸易的活动都集中在镇上；靠商店的媒介而进行交易的活动。也有一两种货物如毛豆土布，则集中在平则门内的广安市场，和北面的清河镇集。村内没有大规模的市场。小铺中所出售的货物都是可以零售的日用品。至于酒则是预备给每日必买一醉的酒汉。卖其他的货物都拉不住长久的主顾。即以半斤叶子烟之微，张四尚且托人到海淀镇上带回；即此可见一斑了。
从整个经济生活着眼，平西村不是一个自足的社区。它是某几种农作的生产中心，但却不是这些生产品及其他消费品的交易中心。海淀镇、德胜门晓市、广安市场以及清河镇是与平西村经常维系贸易关系的商业中心；而其中尤以海淀镇的未来为最密切。从经济上来看，海淀镇与平西村及其邻近的农村是相互倚靠的。镇是农村中农产品交易的媒介，它将农产品转销出去。镇又是农村中所需要的消费品的供应站，它将各种货物拢在镇的市场上。所以说海淀镇乃是一个中心，平西村及其邻近村落构成其外围。它们的总合是一个大经济圈。
这圈中的许多村落，每一个都是一个小经济圈。由于它们对大经济圈的贡献各不相同，它们的各种制度也各具特色。种稻的村落所有的农事劳动制度便不当然与种麦的村落相同。它们本身尽管不是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社区，但是对于社区中各部分人的经济活动却仍有其个别的规范与牵制，以适应其各别的需要。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叙述平西村的农事劳动制度时便可以随时体验到。
每一个小圈种的制度一方面应得适应其社区内之需要，另方面亦得配合大经济圈内之体系。大经济圈内的需要或体系发生改变，则小经济圈亦必须相与调整。举一例说，大经济圈内近你那对于菱角莲蓬的销买不振，这便影响了平西村菱角莲蓬的生产量。所以平西村大部分水地种稻，也部分受稻米销路宽广的影响。小经济圈种的制度动摇或改变，因此亦即是反证必在大经济圈中有了促使其动摇改变的因子。我们在这个相信之下，乃在本章中原就检讨大经济圈种的体系变动来推测平西村农事劳动制度演变的前途。
[image: IMG_271]
稻田和牌楼。图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第二节 粮食店与碾米房
我们现在将大经济圈的中心设在海淀镇的理由并不是认为海淀镇和它周边的农村合起来便足以构成一个经济上完全自足的社区。事实上我们知道制造许多日用品的工厂并不限于这个圈内。海淀镇商店内的货品大都贩之于北平或较远的地区。如果我们要以“自足”与否来决定这大经济圈的范围，则至少我们应以北平城为其中心。我们这里不将北平牵涉到讨论中来，一则是它对于平西村的影响已不若海淀镇来的直接；二则是我们对于这更大的经济圈的知识太少。所以下面的讨论乃只限于海淀镇给予平西村劳动制度的影响；至于海淀镇如何又受北平的影响，这里便付诸缺如了。
要分析平西村农事劳动制度如何受海淀镇经济活动的影响，我们可以分两层来说。一是旧日的海淀镇经济体系如何与平西村的制度相配合。二是新生的活动如何动摇这制度的基础。关于前者，我们主要想说的就是粮食店对平西村劳动制度的影响；后者则指：（一）碾米房对于生产过程中劳营合作的威胁；（二）通货膨胀后利率提高加强劳资对垒的趋势。本节中先说粮食店与碾米房。
秋季算账是平西村经济活动的重心的转折点。算账前重心在生产；算帐后重心在分配。由于分配所得的价值是以流通的货币计算，因之在取得分配之前乃必须有交易。交易的活动在这时候便把握了经济活动的中心。以前重心在生产的时候，中心是在农村；如今交易取生产的地位而代之，则镇上的粮食店便成为一时注意的目标。
粮食店每天在柜前标出各种稻米的价格；村镇间大道上来往着的尽是卖方的掌柜的与买房的粮食店伙计。这双方是一时经济活动中的中心人物。劳工这时候不占重要地位；他们只是受掌柜与粮食店磋商结果的影响。
粮食店与掌柜们的利益是相冲突的。掌柜的希望产米售价高，因之利润与利息亦可以多。粮食店希望出价低，以便转售时可以得一笔盈利。这笔盈利的性质也是利息，是粮食店垫付一笔资本购进稻米所生的利息。掌柜与粮食店的条件往往不相合，此所以需要磋商。不过磋商的结果，掌柜的往往让步；而且愈是想卖的急让步也愈大。此中的理由很简单：农村中的掌柜的不能倚仗他自己的活动将产品直接的大批的售与消费者；他必须有赖于中间物做交易的媒介。粮食店可以整批购进，零装售出。这种办法是普通消费者所做不到的。因此掌柜的倚赖粮食店乃成为必要。粮食店藉此便也可以勒价。
掌柜们既无从直接地去与消费者相交易，便只索由粮食店来操纵。粮食店分享了掌柜们可能得到的最大利息与利润。掌柜们对于这一点都深切的体会。他们在平常都普遍的咒骂粮食店对于他们的压迫。杨恩亮说：“这街上的粮食店算把咱们这村里的事情摸透了。说什么，简直咱们就是玩不转它！”董老爷子说：“是凡粮食店掌柜、藕局子老板，不差什么的都活不过五十岁。那是损透了！”这句话很多人都相信。相信的缘故是愿意相信。
从这些诅咒中可以看出粮食店对平西村的掌柜们是一个压迫。不宁惟是，从给营方的压迫中，它的影响更播及于劳工。因为工资的大小受全部所得的大小的影响。全部所得大，掌柜的利润、利息及地租虽然大，工资亦大。反之，工资亦小。虽说工资在所得折为钱币前已经付出，但是维持费的多寡却与掌柜的收入有极大的关联。由于维持费对工人冬闲期生活的关系甚巨，所以工人们对粮食店这种压迫也同样愤慨。董老爷子的结论是全村人所都愿意相信的；劳营双方在抗拒粮食店从外而来的压迫的共同情绪下，使劳营合作阵线更得到一层情绪上的保障。在旧日没有碾米房而以粮食店的活动为海淀镇主要对平西村农事劳动的影响下，粮食店的存在及其作用是与劳营合作的关系关系相配合的。换言之，在生产中，或说在平西村中，劳营既必须合作；在交易中，或说在村镇关系中，也支持营劳双方的合作关系。
自新式碾米房大批出现在海淀镇上以后，这个情势为之一变。其所以变的原因，我们应从碾米房的作用上来看。碾米房即是做米的店家。在旧日海淀镇上没有这种店铺。做米是村中人的事；用石磨及人力来做。新式碾米是用机器来碾；这种机器很复杂，而且必须用电力发动。碾米房之所以设在镇上而不能由村中人家自设的原因，一半由于装备极复杂而价钱昂贵，不是普通农家所能购买；一半也由于这种机器必须靠电力发动才能见其效率。平西村没有电源的供给，到现在为止，夜间仍用油灯。海淀镇则有自北平城里输来的电力。碾米房设在镇上，既得电力供应的方便，并且又因海淀镇是其邻近村落的交易中心，它更可以顾到平西村以外的种稻村落的供应。
碾米房以价格低廉的宣传与效率宏大的事实一下子就把村中旧式石磨工人的工作夺取过来。在整个经济活动的部门中，碾米房所参与的乃是生产的部门而非分配。这一点是它与粮食店大不相同的地方。靠他的设备与效率，它与劳工争取生产的机会。它争取的成功便等于是劳工的失败，失去了一项可作的工作。
碾米房与劳工的竞争，胜利是归之于碾米房的。从掌柜的眼光看来，用机器做米的效率，所付出的代价亦低。从前靠工人手磨，要磨去一冬的时间；现在一石稻在一小时中便可磨尽。掌柜的显然没有理由再借重于劳工；掌柜与碾米房的利益是互相辅益的。他们的关联愈密切，工人们的痛苦愈增加。收入减少，闲期又加长。碾米房这个新势力插入了原有农作生产的制度中，加强了劳资对垒，威胁了劳营合作。碾米房使平西村的劳工不但如旧日似的面对着村内的资方相与抗拒，更使得村内与镇上的资方结为一体，使劳工们承受双重的压迫。
第三节 物价与利率变动
农用期加长使维持费不得不增加以避免劳力的外流不返。这种状态已经勉强。这一点在前面我们曾再三的分析过。这个维持费终究又碰到第二个打击是物价与利率的变动。在这一冲击之下，维持费的平衡作用这一制度的作用便完全消失而逐渐不被采用。旧的平衡失去了作用；可能的演变不是在劳营合作与劳资对垒中取其一，便是去创制一个新的平衡以与大小经济圈内的体系都相配合。这一点我们留待下一节中去推测。
物价的上涨，从表面上看，与农事生产的关联并不足造成生产者的恐慌。因为物价的上涨率是普遍而相当平均的。生产者的投入与支出同比例的增加；只要生产品与其消费品价格的比值依旧不变，物价的上涨不足以威胁农民的生活。但这只是就一般的情形而论；看得深刻一点，问题在利率的变动中可以看到物价对维持费这一平衡作用的打击。
物价直线上涨的含义是通货不断的贬值。上涨的速度愈大，通货的交换价值被贬也愈多。因此通货资本的利息不但应包括资本运用权的时间的偿补，更要加上在这期间内通货贬值的偿还。所以在平时海淀镇店铺贷款的利率为月息三分；在通货贬值的预测之下，在一九四一年便升为月息十分。这多出来的七分乃是为防备通货贬值的保险金。在这种通货贬值的情形中，即使以利率十分有时候亦尚不能追随其贬值的速度。所以应付这种局面，最好的办法是不让资本采取通货的形式。换句话说，便是以实物的囤积为资本之形式。等到需要交换的时候，则可以将货物售出后，立即换购所需要之物品。通货只是在刚售出未购进的短时间内停留手上；这种交易的性质已与以货易货的方式无大差别了。
这一种应付通货贬值的办法在一九四零年时已经看得明显；以后的几年中随物价的高涨，这个办法乃愈益普遍。平西村的掌柜们自然亦不例外。不过他们实行这个囤积政策时，在维持费一点上即遭遇困难。肥料种子都是实物，或可以换的出来，或则根本无需去换。狭义的工资也不成问题；因为换来的是当时即在使用的劳力。惟独发给定钱这一项，掌柜的把粮米售出得来的通货只换回了一个明春劳力供给的保证。通货价值不变与利率很低的时候，掌柜的还认为这交易值得；但当通货漫无上境的贬值而利率又不断增高的时候，掌柜的便不能不有所迟疑了。
正当通货贬值开始，又巧值做米机与碾米房的成立。农闲期的加长使一笔定钱要抬高。换句话说，掌柜的要付出更大一笔钱以换得劳营的合作。这一笔钱原来即因通货贬值与利率增高而使掌柜迟疑；如今要把钱数更加多，是使掌柜所损失的利息更重。这样劳资对垒所代表的意义便不啻将被牺牲。平西村的掌柜们在重视爬上土地制度的最上层之下，结果未曾放弃劳资对垒，却打击了劳营合作。旧日合作与对垒间的平衡已为碾米房及通货贬值两重实力所粉碎。
第四节 演变的推测
失去了旧日的平衡，新的演变有几个可能呢？主要的方向有两个：一是劳资对垒的明显化；靠新技术的帮助渐渐的营方在生产中不再一味倚赖劳方的合作。这个趋势是劳力的供给由时缺时足便为过剩，其结果是劳力外流。另一是劳营合作的客观需要仍存在，于是便设法来觅致一个新平衡。
第一条路子是当初日本人所希望的。日本开发华北的国策是一方面增加生产，另方面征用人力。他们把各种可能的机器介绍进来，既可以增加生产的速度，又可以替换出一批人力为他们去作工。所以他们的目的是要农村中劳力过剩，因为唯过剩始能外流，也始能为他们所用。
但是他们这一政策仅仅收了一半效验。增加生产则有之，使劳力外流却未曾做到。做不到这一点的缘故是他们忽视了平西村春季一百天的稻地工作无一件不需要人工。他们的机器只能应用之于秋收，却不足以对付春耕。春耕中没有用机器的地方，劳力便不能够外流而不返。此所以在一九四一年我所见到的情形仍是继续着那旧日维持的办法；虽然勉强，但却仍在动摇中站住。
[bookmark: _GoBack]劳力不能外流是促成新平衡的因素。据我的推想，维持费的办法恐怕在上述几重冲击之下终究是站不住的了；可能的演变是扩充维持工作，使在偌长一个冬闲期中忙人仍有充分的机会去忙。正像夏闲期内工人以找来的工作来维持其生活，冬闲期内只要工作的种类多或工作的时间长，一样也可维持过去。这样一来一个新的平衡便出现了：是没有维持费但却多了维持工作的平衡办法。我这一推测在我一九四七年春重到平西村时证实没有错误。
文稿编辑：杨茜茜、郭雅文、洪嘉颖
推送编辑：朱婧茜、陈立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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